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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 2023 年信
⻢克·苏斯曼，⾸席执⾏官

我们基金会的影响力太大了吗?
以下是我的看法。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的空前进步陷入了停滞，

甚至在许多领域出现了倒退。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不仅没有加速行动抗击传染病、帮助减

少极端贫困并应对气候变化，反而迄今也没能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很自豪能够加倍努力推进我们的核心使命：

帮助确保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去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扩大的理事会，由比尔和梅琳达担任联席主席，负责基金

会的治理并确保我们的决策纳入多元化的外部观点。1月11日，我们批准了83亿美元的

马克·苏斯曼在印度的Veerangana Awanti Bai女子医院观看医疗应用演示。图源：盖茨档案馆 /Mansi Midha

https://mp.weixin.qq.com/s/X4fs3sSqwTdnDPbfI5H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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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预算，预计比2022年年度支出增长15%左右，让我们朝着到2026年将年度支

出提升到90亿美元的承诺稳步前进。

这使我们比其他任何一家慈善机构都能捐出更多的钱。但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我们经

常听到的重要问题：我们的赠款及其带来的机会，是否给了我们太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一种批评是，我们对某些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关注分散了对其他重要事项的关注和资源。

另一种批评是，我们在设置国家和全球议程方面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但又不用对选

民或国际机构承担任何正式的责任。

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我们也有义务清楚地说明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影响力以及为什

么要这样做。

自比尔和梅琳达22年前创立基金会以来，我们所做的每个选择都服务于我们的使命。

沃伦·巴菲特慷慨地贡献了基金会近一半的资源，他一直敦促我们“放手一搏”、下大

赌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那些因出生地不同而机会有限的人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福

祉。(你可以从比尔·盖茨的2023年度展望了解他对其中一些赌注的看法。)

的确，凭借我们的资金、话语权和号召力，我们拥有其他许多人没有的机会和影响力。

我们也确实能够以别人做不到的方式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可以引起关注，并为那些本

来会被忽视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人们倾听比尔和梅琳达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倾听基金会其他人的声音，是因

为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试图利用这一特权来提升那些没有全球平台的人的话语权，并

不懈地推动世界领导人运用他们的资金去帮助弱势群体。我们还努力确保创新和解决方

案能够聚焦于常常被忽视的妇女和女童的需求。我们的员工通过他们的渠道向合作伙伴

了解实地情况，并将资源用于产生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成效。

而且，因为我们的基金会不需要像企业那样盈利、不需要像政府那样产生立竿见影的结

果，也不需要像许多非政府组织那样筹集资金，所以我们能冒着高风险押注于可能需要

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创新解决方案。

伴随着这种影响力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在我们能发挥最大价值的领域采取行动，扮演

一个慈善组织应有的角色，遵循实证、保持透明，并与我们旨在帮助的人们开展合作。

https://mp.weixin.qq.com/s/aazN3YDnOKLVaNYY3S3UaQ
https://mp.weixin.qq.com/s/aazN3YDnOKLVaNYY3S3UaQ
https://mp.weixin.qq.com/s/YW0GbnHCzzWWWXDFNKMW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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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全球目标而下的大赌注

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COP27），马克·苏斯曼参加了气候适应融资小组讨论。图源：盖茨档案馆 / Sima Diab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为什么几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亿万富翁要为全球健康和发展

设置议程？”

是的，我们的创始人是亿万富翁。但不是他们，不是我，也不是我们理事会的其他成员

设置了全球议程。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对全球议程做出回应。我们以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指引，这是联合国每个成员国对本国公民做出的一系列切实且可衡量的承诺。

从这些共同的优先事项中，我们确定了一系列的领域——从提高疫苗接种率到提升妇女

的经济权力——在这些领域，我们有资金、专长和伙伴关系，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大可能取得变革式的进步。从地域上讲，

我们希望帮助那些生活在疾病和贫困高负担地区的人。

我们公开所有的投资信息，并努力让我们的工作重点和战略完全透明。最后，我们致力

于与其他正在应对这些挑战的伙伴开展合作，并仔细评估形势来确定我们的角色。毕

竟，虽然我们的支出巨大，但这通常只是全球在这些问题上所投入的一小部分。因此，

我们通过与伙伴们合作，让我们所有人的贡献都能产生最大的价值。

为了说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请允许我以我们的新年度预算和长期目标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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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工作重点为例，来说明我们的影响力：帮助小农户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获得发展、

消灭疟疾，以及帮助美国学校提高数学教学水平。

农业适应：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全力以赴

在肯尼亚，玛丽埃塔·姆维卡利的小农场，她用抗旱的杂交玉米种子种出的玉米喂鸡。图源：盖茨档案馆/艾丽莎·埃弗雷特

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我们如何优先考虑最脆弱群体的需

求，并尽己所能让其他人也这么做。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对气候危机贡献最小的社区正承担着最严重的后果。没有人比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小农户们更了解这一点，他们正在经历毁灭性的洪水和干旱和生长

季节的缩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饥荒。

16年来，我们一直关注农业发展，因为这是实现大规模脱贫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最近

在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我们正在加速这项工作，承诺在四年内提供14亿

美元，为农户提供创新工具，并建立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

多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其他受影响地区的领导人一直呼吁大幅增加资金，以

找到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而非预防或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呼吁基本上被忽视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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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有6320亿美元，其中仅有7%用在了适应气候变化上面。

这并不是说世界没有投资于农业创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确实在这方面有所投

资，作物产量大幅提升。但令人震惊的是，用于满足低收入国家农民需求的资金少得可

怜——即使捐赠国已对此做出公开承诺。

例如，绝大多数农业研究和开发针对的是富裕国家的常见作物，而非千百万非洲家庭赖

以为生的作物。无论盖茨基金会是否参与，富裕国家都将把投资用于他们自己国民所依

赖的作物，而非豇豆、小米、木薯或直播水稻。

我们资助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一个由世界

各地的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研究如何更可靠、更高效和更可持续地生产这些作物和饲

养牲畜。我们还确保创新能满足小农户的需求，例如，响应低收入国家的呼吁，提供更

好的数据和模型来预测气候事件。

我们农业适应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优先考虑女性的需求。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它也是实现所有其他目标的重要途径。如果研究人员不了解疾病

给妇女和女童带来的独特影响，疾病就无法根除；如果不是所有性别的人都愿意使用，

那么创新的环境卫生设施也无法有效地为社区服务；如果减贫措施不能覆盖数以百万计

的在正规经济部门之外谋生的女性，这些措施就无法取得成效。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几年前承诺制定战略和投资，有效地为妇女和女童服务。这一点

在农业领域最为重要，因为妇女占了全世界小农户的一半。我们正在利用我们的影响

力，将女性农户置于解决方案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她们将平等地获得信贷和市场机

会、为她们量身定制的农具，或能够帮助她们成为社区领袖的培训。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正与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机构合作开展这项工作。虽然我们有时被

指责服务企业利益或把技术强加给国家，但事实上，我们是应各国政府和区域机构的要

求而开展工作的，如非洲联盟（已制定了一项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的气候战略）和非洲适

应倡议（帮助政府获得气候融资并协调倡导工作）。我们投入很多资源支持不同机构提

升能力，以领导和协调这些工作。此外，我们还将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推动其他组织采取

行动。

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global-landscape-of-climate-financ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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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支持合作伙伴终结这一疾病

新一代蚊帐被分发到贝宁当地的社区。图源：盖茨投资

到本世纪初，疟疾在富裕国家已被消灭，但在贫困国家每年仍有近百万人因疟疾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因此，我们与其他组织一同致力于减轻这一可预防疾病的负担，并

为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去年9月，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在三年内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全球基金提供9.12亿美元。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最大的贡献可能并非资金。2007年，梅琳达向全球健康界发起

了一个挑战：与其仅仅减少疟疾的威胁，为什么不彻底根除它？我们从这个目标进行倒

推：什么行动能让世界实现零病例？这些行动中，有哪些是如果我们不发挥作用就不太

可能发生的？

我们的影响力并不在于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毕竟，我们对全球基金的捐款只占它筹资

总额的约6%。）而在于我们如何帮助他人产生巨大的成效。

我们为私营企业的研发提供资金，让它们不仅关注下一代诊断工具、蚊帐和药品，而且

放眼再下一代的创新工具。这包括我们与制药公司达成的工作协议，让他们生产能够帮

助低收入人群的药物，即使这些产品利润率不高。我们还帮助一些国家分享他们的经

验——比如中国在境内消除了疟疾，现在又将其专长与非洲国家分享——我们还帮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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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强测量系统和分析能力，让他们能够利用数据因地制宜地制定疟疾干预措施。我

们还资助培训了非洲昆虫学家和国家疟疾项目工作人员，这样就会有一支充满活力的专

家队伍将这场战斗进行到底。

一直以来，比尔、梅琳达和我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说服各国领导人投入更多资金，用于防

治疟疾和其他不成比例地影响了贫困人口的疾病。

这场战斗取得了公认的成功。虽然疟疾死亡人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有所上升，但从

2000年到2020年，疟疾死亡率下降了近50%。我们乐观地认为，得益于正在进行的几

项大有前景的创新，包括使用单克隆抗体的预防性治疗，以及消灭最致命蚊子的方法（

通过糖饵陷阱杀死它们或使用基因技术阻止疾病传播），疟疾病例在未来几年还会进一

步下降。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人们还是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们问，用于特定疾

病的资源是否可以用于更好地改善整个卫生系统。他们认为根除疟疾是个不切实际的目

标。他们还批评基金会在他们看来扮演了一个过大的角色。

我们认同投资于卫生系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和其他国家也确实这么

做了。我们也认同根除疟疾是个大胆的目标，但我们知道，任何退而求其次的目标都将

意味着持续的苦难。

关于我们的作用，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一个私人慈善机构成为全球健康跨国行动的最

大资助者之一是不对的。各国政府应完全资助这些行动。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在我

们有着共同目标的领域，如根除疟疾，我们资助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而随着各国减

少捐款，我们已成为了其第二大捐助方。我希望有更多政府在这个名单上超越我们，因

为这意味着更多生命将得以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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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推动各方携手改善教学效果

在美国的一堂预科微积分课上，一组学生正在讨论解决课本上的问题。图源：优秀教育联盟/ Allison Shelley

当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在2022

年10月公布结果时，我们看到四年级和八年级的数学分数出现了这项测试50年历史上的

最大滑坡。然而，我们不需要这些分数就能知道，在太多K-12教室里，数学都是件苦差

事，而非乐趣——事实证明，数学还是高中乃至大学毕业的障碍，尤其是对黑人和棕色

人种的学生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在四年内投资11亿美元以提高面向所有孩子的数

学教学质量。

作为美国教育支出的一部分，这并非巨额资金——在美国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这个数字

可能只占其公立学校支出的约六分之一。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它能带来重大的改变。

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拿到的数学课程不吸引人、效果不好，和学生的生活也缺

乏关联。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本来他们的时间就少得可怜——去适应教材或创造自己的

教材。然而，教育出版公司在了解教师想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以及改进现有内容方面

做得还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在此发挥作用。我们将资助学区和大学的团队进行他们所需的研究，发现

哪些做法能够改善小学和中学的数学教学，而哪些不能。为教师提供更多教学工具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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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师培训的新方法，甚至各种数学课程，都将是这一工作的组成部分。

我们将联合其他资助者，与少数几个创新的出版商和教育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优秀的新

产品，评估其在提高积极性、参与度和持久性方面的效果，并让尽可能多的教室用上其

中最好的产品。

我们的终极目标不仅是促进更好、更吸引人的数学教材的开发，为那些远远落后于标准

的学生服务，而且还要向大出版商证明这些教材是有市场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出版商也会有动力自主开发更好的教学资源。

满怀希望，不懈努力

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贾尔斯·奥德·罗伊德向马克·苏斯曼展示由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其重点是为缺乏肥料的撒哈拉以
南非洲农民开发原型谷物。图源：盖茨档案馆/ Ed Thompson

虽然我们对未来取得进展感到乐观，但我们也很务实。就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言，

现在是基金会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而世界面临的挑战也不太可能在2023年得到解决。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为实现全球目标加速创新、激励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基金等多边组织制定议程。我们也不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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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批准哪些疟疾药物，或者科学家该进行哪些研究。我们不会决定农民在田里种

什么种子，也不会决定学校系统采用什么课程，更不会决定人们的家里是否挂蚊帐。

我们的作用是确保决策者——无论是学校理事会成员、木薯种植者还是卫生部长——都能

拥有最好的选择，以及最好的数据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有改

善生计和挽救生命的解决方案，我们就会对此进行不懈地倡导。

只要还有成千上万的儿童仅仅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死于疟疾，只要有色人种学生和低

收入家庭学生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只要饥荒还威胁着脆弱人群，我们就不会停止利

用我们的影响力和我们的资金去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很高兴能为实现这些希望尽一份力量。

⻢克·苏斯曼，⾸席执⾏官


